
  如何为农村外嫁女的财产权益保驾护航？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联合发布6件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
益行政检察典型案例。案例显示，对于农村妇
女涉土地合法权益“案结事不了”“程序空
转”的案件，相关地方注重发挥行政检察“一
手托两家”作用和妇联组织机构分布广、直接
接触群众、信息掌握全面的组织优势，切实解
决农村妇女急难愁盼问题。
  赵婧认为，除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宪法、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
对外嫁女的财产权益保护均有相关规定，因此
关键在于充分落实与执行现行法律规定。比如
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
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
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
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
容；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
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这两项规定如果能落实到位，实务中通
过村集体决策排除妇女权益的问题就有可能解
决”。
  “还要加大妇女在基层社会岗位任职比
例。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过程中，
如果女性人数不足，那群体决策中的传统固
有认知的占比就不会改变，否认妇女权益的
现象就很难得到改善。因此，在解决妇女土
地维权问题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应建立一
个常态化认知———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权
利，让妇女在具体事务处理和决策中发出声
音。”赵婧说。
  在张晓霞看来，从遇到的情况来看，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通过村委会、
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协调处理，基层人民政府一般会以“属于村
民自治范畴”为由不积极干预。司法救济方
面，通常面临立案难、执行难等问题，权利救
济渠道不畅通。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要以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为核
心，通过村民委员会、政府、司法协同推动农
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解决。
  “在村集体层面，需要在政府监督下制
定、修订村规民约，删除歧视妇女的条款，
增加相应男女平等的条款，并报乡镇政府备
案。乡镇政府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报送
备案的村规民约进行合法性审查，严格履行
好监督职责和责令改正义务。农村妇女土地
权益问题绝大多数在于是否具有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进而享受村民权益，在法律层
面，需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取得、丧失、恢复、保留的具体情形，同时
在家庭承包土地的制度下，明确农村妇女在
结婚、离婚、丧偶、改嫁等情形下，个人对
土地使用权的分割权利。还要加强男女平等
宣传教育活动，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根
本上改变农村陈旧的性别观念，增强农村妇
女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识。”张晓
霞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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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后村里征地拆迁补偿就没份了？

外嫁女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今年7月，广东省某农村土地被工厂租
用，按理说每户村民都可以分到田租，但李
芳作为外嫁女被排除在外。
  她在村民群里发了一段长长的话，大意
是“村规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种公平
契约。如果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不会在
同意书上签字，也不会出租自己的那份土
地”。没想到，父母看到信息后立马劝她不
要意气用事，“村规都约定好了，你就应该
遵守，你不遵守以后怎么跟村里人打交道，
村里有什么好事也轮不上我们家了”。
  李芳这才意识到，当一名农村女性为自

身权益站出来抗争时，除了要付出大量时间
精力和金钱外，还可能被整个村子敌视，甚
至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会支持。“想要改变现
状，面临的挑战太多了。”李芳懊恼地说。
  赵婧对此表示理解，她认为，农村妇女
维权，一是难在村规习俗的制约，女性是附
属于家庭及家庭里男性的这种传统认知限制
了妇女权益主张和维护，个体独立存在受限的
情形下个体权益无从谈起。实务中，妇女的土
地权益维权其实分为家庭内部维权和村集体
成员权益主张，而家庭内部维权面临的是否认
妇女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继承权，村集体维权
面临的是集体决议否认妇女成员资格。二是难
在维权渠道受阻，农村妇女在向村集体主张权
益时，有的法院可能以村集体收益分配系村民
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不予受
理。按照组织法，村规民约及村民会议决议是
由乡、镇的人民政府审查的。实务中，即使政府
责令改正违法文件，村集体仍可通过集体决
议、民主决策、村民自治的形式来抗辩。
  “法律途径维权受阻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是村集体舆论压力，近年来在实地调研时
发现部分村集体会组织男性群体围堵、阻止
妇女维权，通过群体事件和舆情的形式来阻
止相关机关受理妇女维权诉求。”赵婧说。

村规制约使维权渠道受阻

  在部分农村，女性只要结婚了，嫁给了外村人，不管户口有没有迁出，就会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外嫁
女。一些人受旧观念影响，认为外嫁女已经嫁出去了，在原居住地征地拆迁时，就不应该参与征地拆迁补偿
分配，涉及的其他土地权益也不再享有。甚至有些外嫁女并未搬离村集体，可遇到征收，她们也成了“旁观
者”。更尴尬的是，有此遭遇的女性，一般在婆家也未能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最终两边权益都难以
得到保障。那么，外嫁女群体在维护自身土地权益方面存在哪些困难？又该如何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呢？

  “你都嫁到外地去了，按村里规定，从
今年开始，就不再给你分红了。”接到生产
队的通知时，高洁有点懵，她不明白自己去
年出嫁后怎么就不能参与今年村里的分
红了。
  高洁找到江苏当地妇联和政府部门，经
过几个月的“拉锯”协商，她终于争取到了
属于自己的权益。在维权过程中，高洁发现，村
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村里的女性结了
婚，不管户口有没有迁出，村委会都会以各种
理由剥夺其作为本村村民的合法权益，不管是
分红分地，还是征地补偿。在高洁住的村子
里，有20多位女性面临这样的窘境。
  王柠的经历和高洁类似。今年11月，王
柠的家乡河南省某村的集体土地被工厂占
用，村委会和村代表开完会后给出征地拆迁
补偿方案：是否为符合本村利益分配的村民
需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定，其中出门闺女
及离婚闺女，无论户口在不在本村，不享受
村民利益分配。
  王柠感到疑惑：“有人说我结了婚不在
村里住，就不算村里人了，实际上我每周都
会回家看望父母，每年农忙的时候都回村帮
忙；很多男性村民结婚后也搬到了城里，他

们为什么可以享有土地权
益？”
  “虽然村有村规，
但村规也要在国家法律
范围之内吧。”王柠
说，难道自己的成员权
益 完 全 由 村 民 会 议
决定？

  北京浩天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陕西省
女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赵婧向记者介绍，农
村的土地权益主要涉及两类，一是土地承包
经营权，二是宅基地使用权。我国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村的土地权益以户为
单位来确认，而男性家长制在一些农村地区
依旧盛行，妇女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都受
限，相应的权益自然被限制或被忽视。
  “此外农村产权改革过程中，土地权益
转化是关键，而每个村集体的土地资源有
限，也就是说一个村的产权转化成果有限，
那么在产权成果分配，即村集体经营分红
中，参与分红群体越少，个体所得就越多，
而妇女在农村地区的话语权和地位决定了她
们必然会被排除在外。实务中为了规避法
律，农村地区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多是以集
体民主决策的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村民会
议制定产权改革及收益分配文件，限定外嫁
女、离异女等女性群体权益就变成了村民自
治的情形和事由。”赵婧说。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晓霞
经常遇到相关咨询和案件，她提出，农村妇
女在村民自治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长期被
排斥在村民自治组织决策权力之外，家庭户
主主要由男性担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
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
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
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
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而农
村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
很难寻求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者，通常会
被以“村民自治范畴”的名义公然剥夺。

以村民自治为由侵占权益


